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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五上访现场，法轮功学员文明安静，警察不用维持秩序，在一旁聊天。学员背后不是中南海红墙，所谓的“围攻中南海”根本不存在。


 





“神韵”全球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热





由海外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组成的神韵艺术团担刚的“神韵晚会”，兵分两路全球巡演，点燃各地民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极大热情，倾倒无数观众，很多观众盛赞神韵晚会是一生中看过的最完美演出。晚会透过洪大的气势、“真、善、忍”的思想意境、色彩绚丽的中华服饰、高超的中国古典舞以及高科技三维动感天幕的配合，再现49年以前被中共割裂、跨越了五千年历史长河的正统中华文化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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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媒体纷纷报道  上图为德国《柏林报》





【明慧网】我叫薛殿奎，抚顺市清原县红透山镇树基沟村人，离异后和6岁的女儿相依为命，那时，身体非常的不好，有心脏病，腰椎病非常严重，不能干体力活，每天的生活和心情感到非常的压抑。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几个月后，身体各种疾病完全消失，常年的精神压力烟消云散，心情也变好了，也能干一些体力活了。父母、哥哥、姐姐看到我的变化感到非常高兴。我无法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激之情，那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幸福的时光。


1999年7月，中共恶党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7月20日，我到派出所要求释放我地区无辜被抓的两名辅导员，警察说是上边让抓的，抚顺市公安局调来大批警察，我和同修们告诉警察：我们修炼法轮功的是在做好人，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们不但不听我们讲、不放人，还对我们大打出手，并且非法抓人，当时打伤很多法轮功学员。我被警察用警棍、拳头打伤头部。直感到头昏、恶心、衣服被撕破，站不起身，头部至今留有伤痕。 


7月21日我翻山越岭逃出警察的追捕和堵截，历经磨难，来到北京信访办，为法轮功和平上访讲清真相。因为我不认为上北京是干扰任何人，这是一个合法公民的最基本权利。在北海公园附近，我被北京警察围住，他们问我是不是学法轮功的，我说是，他们就对我连抓带打被关到公园门里面。当时里面有好几百外地法轮功学员，我们被警察持枪围住，当时北京气温高达40度。他们把我们曝晒在烈日下，不许说话、不许喝水、上厕所，到晚上我趁警察不注意时逃离险境。 


1999年10月20日我再次到北京上访，讲清法轮功真相，在北京大学附近被警察绑架，打倒后，把我两只胳膊用力向后掰，猛踹我的后背，拿我裤腰带把我两只胳膊绑起来，一脚踹进警车，警察又对我进行拳打脚踢，使我疼痛难忍无法站起，我的胳膊已被勒成黑紫色并失去知觉。当时车里还有几个外地学员，其中有一个外地学员从我背后把裤腰带解开，他们都被警察打得非常严重，有的被打的头破血流，有的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 


我们被拉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下车后，顺着斜坡阶梯一直下走30米深，里面非常庞大，好象过去的防空洞，里面一间一间的屋子，能装满上千人的法轮功学员，我被警察关进一个小黑屋里，警察强行扒光衣服非法搜身，抢走人民币1000元及身份证，然后警察用电棍、军警带对着我的脸及头部不断的进行施暴，并说：“在这里打死你也没人知道”，还说：“我再让你上北京来”，并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以后你见到警察要知道害怕”。我说：警察打好人肯定是不对的。当时我心里无法形容我身体上的剧痛和恐惧感，更没想到北京警察这么没有人性。 


早上我被押送驻京办，又被抚顺来的警察一顿暴打，当天晚上被清原县公安局政保科徐金荣、刘书理押回县公安局，以扰乱社会秩序罪给刑事拘留15天，并罚款人民币1500元、押金2000元、共合计人民币3500元，工作单位矿610主任于造起、耿会文给我开除矿籍的处罚，然后押送清原县大沙沟拘留所继续迫害。 


警察刘某对我严刑逼供，问我谁通知你上北京去的？与北京什么人联系？我说没人通知我，他们就用警棍对我进行暴打，脚踹小腹，然后把我送进监室，管教艾刚唆使刑事犯人马新等几个人用皮鞋跟猛打我的脸及全身，然后强行扒光衣服，用冷水长时间浇身，使我全身伤痛更加剧痛难忍，北方11月份天气非常寒冷，水几乎结冰。他们还让（接下页）（接上页）我蹲马步进行体罚，不让睡觉、上厕所，不准讲话，每天要长时间一个姿势趴着，只要一动和打鼾声，刑事犯就对我大打出手，致使我整夜不能正常入睡。他们还让我睡在卫生间旁边，两边各有2名刑事犯人看着，使我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极大的摧残，期满15天后我被当地派出所警察和政法委610主任耿风文、厂长张书平等接回我矿，继续在单位办洗脑班对我进行迫害，每天逼迫我看诋毁大法的书，还要强迫写保证书，放弃法轮功信仰。 


2000年12月16日，我再次进京上访陈述冤情，讲清真相，27日我走上天安门广场打出横幅，喊出我压在心底已久的呼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当场被一群警察和便衣用警棍猛击我的头部及全身，身体被打得遍体鳞伤，极其痛苦，当时警棍都被打成两截，后被一群警察连踢带打踹上警车，在警车上警察把窗帘拉上对我又一阵暴打。 


我被押送到前门派出所的大铁笼子里，然后又被押送到海淀区看守所。下车后看守所警察对我强行扒光衣服，进行非法搜身，搜出条幅和法轮章，人民币500元，然后对我进行提审，让我打出横幅给我拍照，取证，问我住址及单位，我拒绝回答，他们恐吓我：“你看过给手指头钉竹签吗？你十个手指能挺过几次。”我说：“我来到北京就是来讲法轮功真相的”，他们强行让我按手印，签字画押，我被押送到监室，警察又唆使刑事犯人对我施暴，长时间浇冷水，然后让我躺在水泥地上由3—4个人看着我，不让我睡觉、上厕所、说话等，如有不服从就会被刑事犯人暴力殴打，共4天。 


清原县国保大队警察徐景荣、王殿元和朱××认出我后，把我押送驻京办，那里有清源县公安局长李永志，还有六个警察和北京一名新华社记者，记者拿着录像机对我进行采访，我说：“610政法委及当地保卫科王殿元、方××对我不断进行跟踪、骚扰让我签字，我拒不签字，他们不断对我的亲人进行骚扰施压，亲人们在邪恶的压力下代我签了字。他们就要对我进行绑架，我在被迫无奈之下，才再次到北京讲清法轮功真相。”记者又问我：北京天安门这么神圣的地方是母亲心脏，你们都跑来，她能受得了吗？我说：“既然是母亲，我们作为儿女向母亲说说心里的委屈这有什么不可以？我师父教导我们以‘真善忍‘做好人，做一个社会中更好的人这有什么错？不是好人越多越好么？如果政府做的绝对的对，为什么不能和平和我们对话呢？非要抓、要打、要迫害吗？”


我当晚被县国保大队警察徐景荣等押回到县公安局。县公安局警察提审我，问谁通知去北京，我说没人通知。最后以扰乱社会秩序罪，拘留27天。在拘留所里警察艾刚对我进行体罚，蹲马步，每天要一个姿势长期趴着，不许随便上厕所，要拖地板、刷厕所，如不服从会被刑事犯人随时暴力殴打，27天后被非法判劳动教养三年。 


2001年1月23日我被押送抚顺教养院严管大队，在那每天强迫坐板、背监视、不许说话、上厕所。下到大队后，恶警吴伟、江永风、关振和强迫让我们看诋毁法轮功的“自焚”录像及电影，并强迫我们写“三书”，强迫我写污蔑师父、污蔑大法，放弃修炼的材料。为了达到95%的转化率他们强迫我们写“保证书”，如不转化就威胁、恐吓我。10月份的一天，警察关振和让我到医院去护理绝食的法轮功学员。我正好看到已经绝食十多天的法轮功学员赵云山，为了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被几个警察用电棍猛击他的头部，已经被折磨的生命垂危，真是惨不忍睹，这就是中国劳教所的所谓的“春风化雨”。2001年12月27日我被提前释放。在此期间我已被单位停发工资两年多，后通过对矿610和矿劳服、保卫科等讲清我们因学法轮功信仰而遭到的一切迫害真相后他们才同意每月给生活费最低标准130元人民币。 


2002年3月，我矿政法委、610、派出所警察只是对我怀疑传送法轮功真相资料，就对我不断的跟踪、骚扰迫害。27日晚11点30分，我们当地派出所所长梁大明、警察单学超等三人拿着相机闯入我家中对我进行抄家绑架，当时我和十岁的女儿正在睡觉，他们不让我穿衣服，只让我穿着短裤，光着脚。目的是怕我跑，我被警察拽头发扭胳膊，强行绑架，女儿被惊吓得哇哇大哭，一直喊着爸爸、爸爸，我用尽全身力气挣脱跑掉，警察追捕过程中，我不幸摔倒，腿被划破（至今留下伤痕），家中物品（大法书、真相资料还有所有被迫害的证据、拘留票两份、教养票一份、各种罚款收据等）全部被抄走。 


几天后听说警察到父母家中抓捕我，我70岁的父亲当时被吓得昏倒在地，经医院抢救，被诊断为脑血栓。孩子由我多病的母亲和瘫痪在床的父亲来抚养（母亲有严重的糖尿病），母亲在长期恐怖的精神刺激下身体造成多种疾病，最严重的是糖尿病导致小腿萎缩，孩子也面临着失学，生活非常艰难。 


在我被迫流离失所期间无法照顾病重的父母亲及孩子。父亲由于长期的恐惧和惊吓使病情加重，于2005年6月去世。临终前我都没有见到我老父亲最后一面。 


我被迫过着居无定所的流离生活，至今已六个年头。因无身份证明，租房、打工都被中共恶党限制。即使租到房子，也面临着随时被查的危险。每日都在为一日三餐奔波、劳累，加之恶警不断的搜查我的下落，致使我精神压力达到了近乎崩溃的边缘。 


2002年抚顺公安一处、国安特务及县公安局到处追查我的下落，我被列为内部通缉。在新宾县一所敬老院公安一处及县公安局抓捕了我，被抓走的学员还有刘霞（被判刑7年）、徐宝霞、徐宝玉（被判刑4年半）、隋立英（劳教3年在马三家）、刘桂英（判刑7年保外就医）。当时我被8个警察堵在屋里，趁洗漱之机逃离险境。 


2003年，公安一处及县公安局拿着我的照片到吉林省梅河口市铁北小区一处楼房企图抓捕我，我当时未在家，屋内有另有两名学员为逃避警察抓捕从三楼跳下，一人被摔腰和腿粉碎性骨折，（后被判刑8年）。 


2005年9月，由于一学员没有承受住公安一处的酷刑折磨，把我所在住处说了出来，抚顺公安一处用尽各种形式企图抓捕我，从此我再也没有安身之处。 


2006年中共邪党追捕迫害法轮功从表面转入地下秘密进行，加大力度通缉所有流离在外的大法弟子，事实证明国安、公安派出所、社区等组织的大量人员正在联合通缉、追捕我，目前我仍在他们的追捕中。


我现在如果回到中国，随时面临着被绑架、被迫害、被送进监狱、被各种酷刑折磨、甚至被送进地下集中营——被活体摘除器官而失去生命的危险。


我惦念家中的母亲和孩子，我想念我的祖国——那被共产邪党蹂躏的满目疮痍的古老中国啊！◇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天津市公安局殴打和非法逮捕当地法轮功学员。学员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此事，你们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出于对政府的信任，法轮功学员四月二十五日自发来到国务院信访办。当日，在国务院总理的直接关注下，合理解决了天津暴力抓人事件。晚上学员们散去时，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整个过程安静祥和，秩序井然。这就是震惊中外、被称作“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


上访”。法轮功学员所表


现出的和平理性和对正


信与公义的坚守，得到


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四•二五当晚，江泽


民出于妒忌，强行推翻


政府总理的开明决定，


把和平上访歪曲成“围


攻中南海”，并于九九


年七月发动了对法轮功


的全面迫害。◇









